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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
芳
明

· l 

這
本
書
收
集
的
幾
篇
文
章
，
反
映
我
兩
年
以
前
對
新
詩
的
看
法
。
苯
本
上
，
思
考
的
程
序
，

批
評
的

方
法
，
都
是
承
接
我
在
「

鏡
子
和
影
子
」
書
中
所
表
逹
的
。
最
近
這
兩
年

，
所
思
所
睹
，
和
從
前
已
有
很

大
的
歧
異
，

着
墨
落
筆
不
免
過
份
謹
慎

，

這
是
我
的
生
產
l

—
創
作
和
批
評
丨
—

近
乎
停
工
的
緣
故
。
關

心
我
的
人
可
能
不
知
道
我
在
想

什
麼
，
或
準
備
要
說
什
麼
，
只
有
我
瞭
解
自
己
的
一
言

一
行
。
當
我
距
離

自
己
的
生
活
環
境
那
麼
遙
遠
的
時
候

，
對
於
現
霖
的
認
識
和
體
驗
，
自

然
不
會
像
我
從

前
身
在
其
中
那
樣

，
感
覺
其
痛
其
樂
。
現
在
我
能
做
的
，
也
值
得
做
的
，
就
是
勤
勞
地
開
墾
自
己
，
犁
開
陳
苞
的
土
壤
，
爲

自
己
施
肥
播
種
。
我
相
信
，
如
果
我
的
頭
腦
仍
不
斷
地
操
作
，
那
麼
一
切
也
都
跟
著
活
了
。

·
一
·
'

離
國
已
有
兩
年
。
兩
年
的
變
化
有
多
大
？

從
家
鄉
來
的
報
紙
和
信
箋

，
都
一
致
說
，
臺
灣
的
社
會
在

日
新
月
異
之
中
，
這
是
我
深
信
的
。
人
們
在
努
力
不
懈
地
工
作
，
健
康
無
灌
地
生
活
，
以
這
種
毅
力
和
決

心
，
整
個
社
會
終
將
要
蓬
勃
地
發
展
。
我
相
信
臺
漓
正
處
於
一
個
巨
大
變
化
的
階
段
，
然
而
我
們
的
文
學

變
化
又
有
多
大
？

這
是
我
不
清
楚
的
。
今
天
是
文
學
領
蟲
社
會
，
還
是
社
會
領
海
文
學
，
或
者
是
文
學
和

祉
會
依
然
各
走
各
的
？
我
確
賀
不
知
道
。
曾
經
有
一
個
時
期
，
據
說
文
學
和
社
會
是
不
准
相
提
並
論
的
，

要
是
有
誰
冒
險
犯
忌
，
便
立
刻
遭
人

提
捧
喊
打
。
在
那
個
時
期
，

我
們
不
能
不
爲
文
學
的
前
途
感
到
寒

慄
。

飛
入
今
天
的
現
實

, 

d • 

` 

文
學
誠
然
是
活
的
，
似
乎
比
任
何

生
物
還
容
易
活
下
去
，
問
題
是
，
它
是

怎
麼
活
的
？
它
可
以
和
文
化
的
各
個
層

面
相
互
結
合
，
也
可
以
擺
脫
一
切
而
獨

立
存
在
，
文
學
之
偉
大
在
此
，
文
學
之

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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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詩
和
玭
實
」

自
私
亦
在
此
。
不
錯
，
文
學
確
咒
是
活

生
生
的
有
槻
體
，
然
而
，
它
究
竟
是
健

康
地
活
著
，
或
是
病
態
地
活
著
？

一
個

畸
形
白
痴
的
人
，
我
們
可
以
承
認
他
是
活
的
，
但
是
那
樣
的
活
具
有
什
麼
意
義
？
我
不
相
信
文
學
是
白
痴

，
我
只
知
道
有
裝
聾
作
啞
的
文
學
，
沒
有
白
痴
的
文
學
。
文
學
既
不
是
白
痴
，
則
文
學
和
它
的
環
境
必
然

有
交
互
的
反
應
。
我
也
相
信
文
學
是
有
良
心
的
，
有
良
心
的
文
學
必
然
不
是
白
痴
，
更
不
會
裝
襲
作
啞
。

那
麼
，
在
我
們
的
文
學
作
品
裏
，－

如
何
零
找
這
個
時
代
的
良
心
呢
？

自
新
文
學
運
動
以
來
，
文
學
家
追
求
的
目
標
是
：
「
人
的
文
學
」
和
「
活
的
文
學
」

，
這
已
成
爲
我

們
文
學
的
傳
統
。
人
的
文
學
和
活
的
文
學
，
都
是
根
植
於
固
定
的
時
代
固
定
的
土
地
，
以
及
固
定
的
人
羣

中
；
所
以
，
我
們
繼
承
的
不
是
白
痴
的
傳
統
，
而
是
一
個
活
的
人
的
傳
統
。
舊
文
學
之
遭
到
淘
汰

，
是
因

爲
它
的
形
式
和
技
巧
不
能
繼
繽
和
新
的
時
代
結
合
，
舊
文
學
果
眞
能
和
我
們
的
全
新
環
境
相
契
合
，
則
今

天
我
追
求
的
，
恐
怕
不
是
純
白
話
的
小
說
和
分
行
的
詩
，
而
是
孜
孜
於
經
營
章
囘
小
說
與
格
律
詩
。
我
們

揚
粲
舊
文
學
的
理
由
，
是
爲
了
創
造
一
個
更
適
合
於
新
祉
會
新
時
代
的
文
學
，
是
爲
了
求
一
個
合
理
的
文

學
，
生
存
於
合
理
的
環
境
。
舊
文
學
的
形
式
和
技
巧
已
經
逍
栗
了
，
但
是
啻
的
文
學
信
念
還
是
傳
遞
下
來

，
那
是
什
麼
？
歷
來
的
文
學
家
相
信

，
文
學
和
社
會
是
互
爲
表
裏
的
；
文
學
是
祉
會
的
枝
葉
，
祉
會
是
文

學
的
根
土
，
因
爲
依
賴
了
枝
葉
，
社
會
才
能
吸
收
陽
光

，
也
因
爲
有
了
根
土

，
文
學
才
得
以
成
長
，

這
就

是
活
的
文
學
，
人
的
文
學
。
這
樣
的
新
文
學
，
依
然
是
繼
承
舊
信
念
而
來
。
我
不
相
信
，
這
樣
的
文
學
傳

統
是
白
痴
，
是
裝
要
作
啞
。

不
幸
的
是
，
我
們
產
生
了
一
批
反
傳
統
的
文
學
家
，
他
們
宜
稱
不
要
傳
統
了
，
他
們
要
創
新
改
革
。

創
新
與
改
革
都
是
好
的
，
文
學
需
要
更
新

，
我
們
的
先
人
已
爲
我
們
改
革
菩
有
的
形
式
和
技
巧
，
我
們
仍

代
序

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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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要
創
造
。
文
學
的
更
新
，
對
社
會
必
然
是
好
的
，
它
可
以
振
奮
人
心
，
推
動
新
的
社
會
風
氣
。
可
是
，
我
們
這
批
文
學
家
的

信
念
是
，
要
改
革
更
新
，
就
必
須
反
傳
統
。
緊
接
著
，
我
們
的
文
學
是
這
樣
演
變
發
展
的
：
他
們
不
要
佷
統
，
也
進
一
步
和
肚

會
脫
節
了
。
然
而
，
我
們
的
文
學
家
也
不
是
裝
嬰
作
啞
的
，
他
們
很
浦
楚
西
方
的
社
會
，
很
瞭
解
西
方
的
文
學
傳
統
。
從
浪
漫

主
義
、
超
現
踝
主
義
到
存
在
主
義
，
我
們
的
文
學
家
可
以
如
數
家
珍
，
他
們
寧
可
生
吞
活
剝
、
強
記
背
誦
各
種
西
方
的
文
學
作

品
，
而
絲
毫
不
眷
顧
自
己
的
祉
會
環
境
。
所
以
，
我
們
的
文
學
也
有
全
盛
時
期
，
在
現
代
文
學
最
蓬
勃
的
階
段
，
我
們
可
以
讀

到
一
流
的
用
中
文
寫
的
英
詩
。
信
然
，
文
學
畢
竟
是
活
的
，
文
學
畢
竟
是
偉
大
而
自
私
的
，
在
脫
離
自
己
的
根
土
之
後
，
枝
葉

依
然
長
得
那
樣
茂
盛
。·

二
．

囘
頭
看
看
我
們
的
新
詩
發
展
。

自
六
十
年
代
開
始
，
新
詩
也
曾
有
一
段
輝
煌
的
時
期
。
全
盛
時
代
的
新
詩
有
兩
個
特
徵
，
一
是
橫
的
移
植
，

一
是
挖
掘
自

我
；
前
者
是
努
力
向
西
方
學
習
，

後
者
是
以
個
人
主
義
爲
取
向
。
向
西
方
學
習
誠
然
是
好
的
，
籍
別
人
的
技
巧
來
滋
養
自
己
的

文
學
，
當
可
開
闢
更
廣
闊
更
新
鮮
的
境
界
。
平
心
論
之
，
新
詩
向
西
方
借
火
的
過
程
中
，
確
咒
也
傳
來
一
些
好
的
火
種
，
至
少

在
創
作
的
形
式
和
技
巧
方
面
，
無
疑
有
很
大
的
成
就
。
詩
人
跨
出
這
一
步
應
是
沒
有
錯
的
。
錯
的
是
，
詩
人
跨
出
去
便
不
再
囘

頭
，
從
此
開
始
裝
聾
作
啞
，
精
心
經
營
他
們
崇
高
的
心
靈
。
這
是
向
西
方
學
習
後
，

最
得
不
償
失
的
地
方
。
我
們
實
在
不
忍
追

問
，
在
西
方
和
個
人
之
間
，
究
竟
有
沒
有
存
在
我
們
的
現
致
了
？

我
們
的
詩
人
善
於
崇
拜
自
己
的
詩
，
認
爲
詩
是
至
高
無
上
的
，
他
們
爲
了
自
己
的

一
首
詩
的
存
在
，
可
以
先
否
定
祉
會
現

箕
的
一
切
。
詩
是
崇
高
的
，

這
是
我
相
信
的
；
但
詩
是
至
高
無
上
的

，
則
是
我
懷
疑
的
。
我
只
覺
得
，
一
首
詩
如
果
是
不
誠
箕

的
，
它
就
崇
高
不
起
來
。
很
不
幸
的
，
我
們
常
常
可
以
遇
見
一
些
不
誠
廙
的
詩
人
。
在
詩
人
的
辯
護
裏
，
叢
常
看
見
的
一
句
話

是
「
忠
於
自
己
」

，
忠
於
自
己
果
眞
是
好
的
嗎
？
如
果
自
己
已
經
很
不
誠
箕
，
則
如
何
地
忠
賀
，
寫
出
來
的
詩
也
還
是
不
誠
咒

的
。
我
相
信
詩
是
崇
高
的
，
我
也
相
信
肚
會
現
咒
是
崇
高
的
。
但
是
，
在
詩
和
現
箕
之
間
，
我
寧
可
相
信
現
到
。
因
爲
，
衷
箕

,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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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赤
裸
裸
的
，
詩
則
容
易
作
假
，
而
我
們
的
現
睏
裏
，
却
充
斥
了
許
多
作
假
的
詩
。

但
是
，
我
並
不
會
因
此
而
宜
稱
：
「
不
要
詩
，
我
們
仍
然
可
以
活
下
去
。
」
我
仍
堅
信
，
崇
高
的
社
會
需
要
崇
高
的
心
靈

。
我
也
很
清
楚
，
我
們
的
詩
人
在
西
方
已
流
浪
太
久
了
，
他
們
至
高
無
上
的
心
靈
不
可
能
放
置
在
我
們
的
土
地
上
。
這
又
有
什

麼
關
係
呢
？
我
們
的
詩
人
並
不
是
只
有
這
一
批
，
他
們
酷
嗜
流
浪
，
就
離
他
們
流
浪
去
吧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並
沒
有
那
麼
絕
望

不
錯
，
我
們
的
社
會
是
不
會
絕
望
的
。
因
爲
，
我
們
還
會
有
許
多
新
的
詩
人
出
現
。
我
深
深
相
信
，

這
塊
土
地
是
活
潑
的

，
富
有
活
力
的
；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不
會
因
有
一
批
詩
人
去
飄
泊
流
浪
而
顯
得
晦
暗
。
這
塊
土
地
的
面
積
是
有
限
的
，
它
的
胸
慨

却
是
寬
宏
的
，
當
它
容
許
一
批
詩
人
去
流
浪
時
，
也
同
時
接
納
另
一
批
新
的
詩
人
。
不
錯
，
新
詩
跨
入
七
十
年
代
以
後
，
新
的

一
代
陸
續
湧
現
，
透
過
新
的
枝
葉
，
已
不
絕
如
縷
地
爲
這
塊
土
地
注
入
陽
光
。

這
批
戰
後
才
誕
生
的
詩
人
，
他
們
經
歷
的
不
再
是
戰
禍
，
而
是
車
禍
；
他
們
艱
苦
的
生
活
不
再
是
一
連
串
的
遷
徙
，
而
是

一
連
串
的
考
試
。
然
而
，
在
這
新
科
擧
制
度
的
時
代
，
令
人
慶
幸
的
，
是
他
們
的
心
踞
還
沒
有
被
磨
滅
，
在
裝
聾
作
啞
的
文
學

潮
流
裏
，
他
們
竟
能
突
破
各
種
蒙
蔽
，
而
進
一
步
體
會
這
塊
土
地
的
苦
難
和
危
機
。
新
一
代
的
精
神
將
和
現
賀
密
切
結
合
，
當

他
們
展
開
翅
膀
飛
入
今
天
的
現
箕
時
，
彷
彿
又
看
見
我
們
的
良
心
又
囘
來
了
。
龍
族
和
大
地
詩
刊
，
曾
經
預
告
年
輕
一
代
的
登

醒
，
後
浪
和
草
根
詩
刊
則
是
年
輕
一
代
的
宜
言
，
這
些
見
證
者
都
是
在
七
十
年
代
以
後
才
湧
現
的
，
他
們
強
烈
地
暗
示
了
這
塊

土
地
還
是
充
滿
希
望
的
，
而
希
莘
，
正
是
我
們
勇
敢
活
下
去
的
理
由
。

·
三
．

出
國
這
兩
年
，
我
分
散
了
一
些
注
意
力
在
四
十
年
代
以
前
的
新
詩
上
，
而
且
也
正
在
蒐
集
一
九
一
九
到
一
九
四
九
年
之
間

的
詩
集
目
錄
。
因
爲
這
個
機
緣
，

得
以
痰
見
從
前
新
詩
發
展
的
痕
跡

，
也
因
此
而
暸
解
詩
之
可
貴
。
今
日
新
的
一
代
，
頗
似
四

十
年
代
的
詩
人
，
然
其
精
神
和
技
巧
，
則
駕
乎
四
十
年
代
詩
人
之
上
。
我
相
信
，
新
的
一
代
正
在
箕
踐

「
活
的
文
學
，
人
的
文

學
」
這
個
傳
統
，
而
此
傳
統
正
和
一
般
人
們
的
奮
鬪
精
神
相
輔
相
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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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本
書
，
僅
是
我
關
心
臺
灣
新
詩
的
一
部
份
，
也
表
示
我
對
文
學
良
心
的
承
認
和
接
納
，
我
想
我
還
會
瓿
繽
批
評
的
工
作

。
書
中
的
文
章
，
都
是
我
在
豪
濟
時
最
忙
碌
的
日
子
裏
寫
成
，
只
有
「
什
麼
是
學
院
派
？

」

一
文
完
成
於
出
國
以
後
，
但
也
就

是
這
一
篇
招
來
惡
評
。
評
人
者
，
人
恆
評
之
，
我
應
該
接
受
別
人
的
批
評
，
至
於
誰
是
誰
非
，
旁
觀
者
自
能
判
斷
。

在
出
版
此
書
的
前
夕
，
我
必
須
感
謝
幾
個
人
。
謝
謝
楊
牧
再
度
鼓
勵
我
出
書
，
在
近
兩
年
的
相
處
中
，
我
發
現
他
對
於
臺

漓
的
熱
愛
，
遠
超
過
他
在
學
問
上
的
耽
溺
，
我
應
向
他
學
習
。
謝
謝
瑞
穗
，
在
艱
苦
的
異
國
生
活
中
，
她
仍
保
持
往
常
的
細
心

和
耐
心
。
謝
謝
吳
票
美
，
她
是
華
大
東
亞
圖
書
舘
副
舘
長
，
因
她
的
幫
助
，
使
我
詔
到
許多好
書
，

更
重
要
的

，
她
目
前
和
我

合
作
整
理
詩
集
目
錄
。
最
後
，

我
願
把
這
本
書
獻
給
我
的
父
母
丨
—

陳
隆
珅
先
生
，
陳
黃
錦
花
女
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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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簡明的華本解說

有由淺入深的練習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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